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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是学界比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知网以此为主题来搜索，得出 25750

条（2023.9.25），其中，点击率超过 5000 的有 53 篇，超过 2000 的有 3140 篇。由此可

见，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度要远高于一般实质性的研究领域。 

浏览这些文献，笔者发现它们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一般都将良好的“问题意识”要么

归功于个别学者的学识、积累、修养、天赋、灵感等因素，要么对“问题意识”进行繁琐

的、貌似高深但无法实际操作的论析。对青年学者们来说，目前绝大部分的文献并不具有

真正可供学习的明确指引。那样的文献读来一般只会使他们感到自己知识、见识、天赋、

勤奋不足，但对自己实际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进路则无补于事。 

从笔者自己 35 岁前后至今一贯采用了将近 50 年的问题意识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

的实质其实绝对没有那么玄奥和不可清楚认识。固然，我们须要对现有理论资源有一定的

认识和积累，但道路是清楚的，也是相当部分青年学者所能够做到的。 

在我看来，我们学者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怎样对待现有理论。首先是主流性的、被大

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采用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先是将其问题化：它们几乎全都是来自西方

的理论，到底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吗？它们是否真的为我们所想研究的议题提供了足可依赖

的理解和说明？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必须要对西方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最主要

的是其主流的形式化理论，其霸权似的影响尤其可见于经济学和法学这两个特别偏重形式

化理论的领域，但也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其它学科。 

我们需要看到，来自西方的主流理论惯常使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逻辑，将实际单一

面化，而后对其进行形式逻辑化，简单化。实际上，大多并不符合要比其复杂得多的西方

自身的实际，更毋庸说中国的实际。譬如，设定人必定是理性的，排除显然存在的非理性；

或者，将市场经济设定为必定会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模式，排除实际上广泛存在的不平等



和剥削性交易；或者，将市场经济设定为必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排除历史上实

际上存在的多种非资本主义市场实际。 

对我们来说，要认识和掌握被主流理论简单化背后的复杂实际，一个重要的资源是西

方自身的非主流理论。最重要的是三大另类的理论传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特别

强有力地为我们揭示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剥削面；然后是实质主义理论，为我

们说明了中国历代的小农经济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营利，更

要考虑到生存；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我们说明“话语”和“表达”的强大影响，主流

形式主义理论的话语自身便是很好的实例。这些“另类”理论为我们提供与西方主流形式

主义理论十分不同的视角、认识、思路，使我们能够更完全地认识到其多维的复杂实际。

它们都是我们在学习和实际研究中可以借助的重要资源。 

至于笔者自身认可和采用的学术路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个不同认识步邹来说明。

以下是对每一步的简略阐释。 

第一步是，无论我们研究关心的是什么课题，我们首先要将影响巨大的主流理论“问

题化”,通过非主流理论的协助，将其单一维的视角问题化。我们绝对不可仅凭那样的视

角来认识我们所关心的中国的具体问题的全面。西方主流理论，相对认识中国实际来说，

多是充满误导性的。即便是相对西方自身，也同样如此。这里的关键在能够阐明如此的实

际的西方另类理论。我们需要对它们的认识、掌握和借助。 

第二步则是对我们要研究的中国实际的精准认识和掌握,特别是扎实和深入的“一竿

子插到底”的经验研究。越是基本性的经验证据，越明显如此，其可能包含的理论含义也

更重要。 

第三步是联结扎实的经验实际认识与理论化的概括。这样的一步的关键在诚挚的求真，

不可陷入取巧，须要真正尊重经验证据，真正凭借经验实际或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进行对现

有各种理论的取舍。 

第四步是创建符合实际与实践操作的理论化概括。如果现有理论资源并不能适当概括

自己所搜集的证据，我们便需要据此来建构新的概括。要认识到，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多源

自实际与现有理论资源不相符之处。因为，那样的背离正是我们须要创建新概括的明确信



号和创新契机。它说明的不仅是现有理论的不足，更是自己经验发现的崭新意义。面对那

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新概括，乃至于新理论的创建。 

第五步是创建精准有力的新概括。这一步有多种不同的可能：一是成功地概括、突出

自己的新经验发现。更难的是，适当明了地概括不仅是自己的新经验发现，更是有意识地

质疑、补充、修改现有理论。再高一层次的是，通过与已有理论的对话而不仅突出自己的

发现的新意，更走向或建构新的概括。最高层次的贡献是符合新实际的发现的新理论创建。 

读者明鉴，上述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研究议题或领域和学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是

可以使用于众多不同议题和领域和学科的方法。它要求固然较高，也确实是相对艰难和复

杂的进路，须要同时做到对现有理论资源比较精准的掌握，也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做到有深

度的新发现，而后进一步澄清其与现有理论不相符之处，最后通过不断来回于两者之间而

创建出有扎实经验证据的新概括、新理论。 

那样的工程无疑是相对复杂和艰苦的，要求比较高，但它是清楚明白，可以有意识地

一步一步去做的进路，不是像现有大部分关于“问题意识”的论析那样主要依靠研究者不

可捉摸，不可仿效的“深度”，或“灵感”、或“天赋”或“洞见”等比较玄奥、不明确和

不可具体学习和操作的指示。 

上述实际上是笔者近五十年来前后一贯使用的“问题意识”、研究进路和理论概括的

方法。它固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知识和对其灵活使用的执着，也需要较大的经验研究

投入和求真的学术态度，但绝对不是什么玄奥不可捉摸的进路，而是可以明确地一步步迈

进的道路。 

 

 

 

 

 


